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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那仁朝克图   

2020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是我退
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冬天的早上，太
阳慢慢升起，给我生活的小城镇披上一层
温暖的光辉。老伴和往日一样，早已给我
准备好了可口的早餐。在我 40 年教育生
涯中，她就这样认认真真地为我做了 36
年的一日三餐。我的两个儿子学业家业
有成，离不开我老伴不辞辛苦的精心照
料。我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奋斗了 40 年，
她为我默默无闻付出了 36 年。想到这些，
我不由得眼眶湿润。   

吃过早餐后，我习惯性的快步走进从
我家去往单位的巷道。这条二百多米长
的小巷，今天格外的亲切，最后一次走这
条小巷去上班。人啊！年龄越大越留恋
过去。   

我带领检查组成员，乘坐教育局给我
们雇的一辆商务车，踏上了去往巴彦乌兰
苏木的路。40 年前，从海拉尔师范校毕业
的我，坐在大卡车的后箱，通过这条路来
到巴彦乌兰。那时，由于车辆走得多而自
然形成的乡间土路，无法和现在宽敞的油
漆路相比。也许命运早已注定我的一生
与这条路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农村到城
镇，再从城镇到农村之间来回奔波的路，
是我 40 年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今天我去
巴彦乌兰学校不仅是检查工作，更准确地
说应该是为自己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画一

个圆满的句号……   
随着车速的加快，迎面而来的连绵的

山川、丘陵、河流都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
流逝的岁月，在我的记忆中反复地展现。
我初次走进巴彦乌兰中学校园时，5 座各
有 10 间土房的校舍迎接了我。办公室、
教室、宿舍和食堂等均在这 5 座土房里。
没有院墙和大门的校园里，根据校舍布局
分为教学区、生活区和活动区，虽然面积
很大，但没有文化设施，更没有硬化的场
地，所以显得有点空旷而荒凉。   

我刚上班的那年，巴彦乌兰中学的初
一新生，因多招了两个孩子，缺了桌椅板
凳。开学的前两天，哈校长把我叫到办公
室说：“小伙子，我们不能把已经报到的孩
子退回去呀，得想想办法。学校给你提供
木板子，简易的桌椅板凳你要自己琢磨。”
哈校长就这样给我直接下达任务，并用信
任的目光看着我。真没想到，我走上工作
岗位的第一件事是从木匠活儿做起。我
没吱声，那一时刻我突然觉得当老师，特
别是当一名班主任的职责不仅仅是教书，
更需要尽所能地给学生们创造学习和生
活环境。 

住在土房里的人有“三怕”，怕春天的
大风、夏天的暴雨和冬天的寒冷。这春天
刮起的大风把房上草盖无情地卷走；夏天
的暴风雨一来，教室、宿舍到处漏雨；特别
是寒冷的冬天，有时候，教室和宿舍四面
透风，冷若冰窟。夜里睡觉时学生冻坏脚

和耳朵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学生家长一次
也没找过学校，艰难的岁月更能显示人性
的淳朴和善良！我感激学校领导和同事
们的信任，也感动家长们的理解和支持，
条件不好，但我每天都无怨无悔地投入到
工作中。那年学期末，我被评为“先进班
主任”。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校长点名表
扬了我。学校给我颁发了一本红塑料皮
的笔记本，这是我走上工作岗位首次获得
的奖励。   

在 师 范 学 校 的 两 年，我 受 班 主 任、
诗人孟老师的影响，暗下决心将来要成
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和业余作家。我
从 1982 年开始在《花的原野》《内蒙古
日报》《哲里木文艺》《兴安日报》上发
表文章，从此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之路。
记得 1985 年 5 月，受盟旗两级宣传部的
委派，我参加了内蒙古东四盟市青年作
家培训班，有幸得到了著名作家马拉钦
夫、冯苓植、莫·阿斯尔等老师的文学创
作指导，也认识了青· 照日格图、色·巴
特尔、吉·道尔吉、巴·丹巴任钦等作家、
诗人，与文学创作结下了一生之缘。通
过半个月培训，我与自治区签约作家瓦· 
哈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终身的朋
友。那时我们都是 20 多岁风华正茂的年
龄。时光飞逝，转眼之间，我们都成了两
鬓挂霜的人了。     

1988 年 11 月，我被调到音德尔第二
中学任教。 

10 多年前，巴彦乌兰中小学合并，初
中生全部并到音德尔第六中学。全苏木
的小学生全部集到原中学的校园里，称为
巴彦乌兰中心学校。我们到巴彦乌兰中
心学校大门前下车。区、盟有名的青年诗
人、校长赵树林领着领导班子成员接待了
我们。以该校校长为首的大部分老师基
本都是我教过的学生，此刻我的心里涌起
了一股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慨。宽敞的
校园和八栋砖瓦结构的校舍与我刚走上
工作岗位的校园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采取听汇报、实地查看、问卷调
查、查阅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严
肃认真地进行了检查评估工作。之后，我
在巴彦乌兰中心学校大门前照了一个全
身像，留个纪念。突然想到，我首次走进
校园的时候，留下一张年轻时的照片该多
好啊！但细想，那时候，不用说手机，连一
部相机都没有呢。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
来我的母校了，过不了多久，母校也会搬
迁，也不会在这个位置上了。   

告别巴彦乌兰中心学校，返程的车越
开越快，我从倒车镜里往回看，背靠包格
辛山的巴彦乌兰苏木政府所在地——西
玛拉图，在我蓄满泪水的视线中慢慢变得
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这个时候，
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在清澈的绰尔河
左岸，巍巍的额尔图山脚下，一座依山傍
水、别具特色的美丽小镇，那是生我养我、
培养我成长成人的一片热土……

律回岁晚冰霜少  春到人间草木知
同题诗：立春

□薛永莉
 
一片雪花轻盈成一片羽毛
挂在树梢，就是树的歌哨
挂在屋角，就是
屋脊写给天空的明信片
 
鸟儿一声鸣叫
叫醒了这个春天
立在枝头上的芽孢
在安静地等待
等那一声惊雷
和一次专访
 
□焦德斌
 
北方的春
总在寒冷中煎熬
一壶烫穿的老酒
让春找到了家的方向
 
百灵湖冰下
一条条鲤鱼
正在撞春
一次冰上的鱼跃
瞬间被定格成
大红春联福字上的
年年有余
 
□阿华  
 
冬天的雪花还没下架  
春天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挂上了小黄车  
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都在预售春天的订单  

这叫卖声，一声高过一声  

村里留守的老人闻风而来  
三五成群聚在暖阳下  
看似在谈笑风生  
实则他们是想借用春风烘干心头的孤独和寒冷  
望眼欲穿的期待春暖花开  
儿孙绕膝  

回忆在风中凌乱  
思量一番  
我动用了二月的剪刀
给自己裁剪一套合体的新装  
扬眉吐气地阔步在春风里  
等待风中那朵雨做的云
 

□雪鹰
 
日历主宰着这个世界
它读到哪一页
风就听到哪一页
读到立春
风就荡漾了春心
 
它解开冰河的封印
它吹来千里之外的花讯
它吹动僵硬了一冬的柳树
摇摆腰身
 
信息越来越密集
等到铺天盖地的时候
万亩杏花就会围住我的村庄
我呀，闻过一次花香
就长一圈年轮

□丰慧
 
烟火向上，山水收留着春日抛落的信笺
隔着火光看村庄的人，目光带着水印
 
烟花一朵一朵落在火炉里
装满酒水的玻璃杯，被火苗烧成瓷器
容下灯笼设在高处的意向
 
一些遐想，承接着落日下的新事物
摊开的细节，与树枝头上的留白合成隐喻
 
母亲在除夕后半夜，剪出一枝枝迎春花插在花

瓶里
我实中取虚，将梦放在一丛丛花瓣上

冰灯笼
□徐慢慢 

腊月二十九这天，二伯从仓房拿出绒布罩面的大红灯
笼，掸掉积了一年的灰土，手探进灯笼里慢慢擦拭一圈一圈
的铁条。二伯看灯笼那股亲热劲，仿佛看待老友一般。拾
掇利索，搁在躺柜上，除夕夜点上蜡烛，提着晃到大门口，一
手搬墙头，一脚踩石块，斜着身子把灯笼挂上门垛，灯笼底
座坠着金灿灿的龙尾穗子随风左摇右摆。 

三十晚上，屯东屯西，红彤彤的灯笼挂满了街。这红彤
彤的灯笼一直要点到正月十五，乡人有句老话：不出十五，
年不迈步。 

正月十五，乡人喜欢看灯，元宵节，乡人谓之花灯节。 
儿时去二伯家过年，不过完十五不回家。元宵节前一

两天，二伯拿一个小底的铁皮水桶接满凉水，搁墙头上给我
冻冰灯。 

二伯不急不躁，寻一颗鸡蛋大小的土豆，插根铁钉，钉
尖冲上，稳稳地坐在桶底。二伯把水桶放背阴处，指着水桶
说：“十五看灯。” 

我一个人蹲在水桶旁边，盯着被寒风微微吹皱了的水
面发呆。妈妈喊我回屋，我不情愿挪步，仿佛眼睛掉进了桶
里拔不出来。回屋没多久，又像小家雀似的跑出来。二伯
出来看了看桶里的水，去仓房找一截小指粗的麻绳，搭在桶
沿上，绳头贴铁桶两侧插入水里。二伯说：“过会儿再出来。”
我按捺不住，隔一会儿跑出来一趟，看到水桶的边缘已经
有了一圈儿薄冰，摸上去滑滑的，掰下一小块放到嘴里，脆
脆的，凉哇哇。等了小半夜，俩眼皮打架，二伯才准备出屋。
我立马来了精神，裹上棉袄戴上帽子紧跟其后。 

铁皮桶里的水结了一指多厚的冰，晃晃，冰下水流分
明。二伯俯下身，握一把锤子，从上方正中敲打，冰碴四溅，
粘在睫毛上，冰冰凉凉。他砸出一个饭碗口大的洞，倒掉桶
内的水，然后端来一盆热水，将铁桶坐了上去。一袋烟工夫，
一提麻绳，一个晶莹剔透的冰灯笼立立正正蹲在了眼前。 

我看着小巧玲珑冰灯出神，二伯拿把小刀，慢慢刮掉冰
棱，小灯更加圆润光滑。 

正月十五的夜里，我的这盏冰灯点亮了。在呼呼的冷
风中，在厚厚的冰层里，烛光慢慢氤氲开来，微黄的光亮一
直穿透冰层，把我照亮。二伯把这盏冰灯放到了墙头上，厚
重的冰灯既没有红灯笼随风摆动的美妙舞姿，也没有红彤
彤的光彩，可是，望着那在北风呼啸中的烛光，穿过厚厚的
冰层，泛出一点一点微弱的光，照见脚下的土地。那一刻，
仿佛让我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努力、勤劳、执着地生活着的
人们。 

年像车轮一般碾压着土地，推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
前走去，一年又一年。十五一过，外出打工的人们又扛起自
己的行囊，踏上新的征程，努力、勤劳的人们终将把自己脚
下的路照亮。

在阿尔山，我见到了书中的黄羊
□崔植霖

    
今年寒假我没去海边（大连）

我爸那儿，我去“山里”玩了，我的
姥爷、姥姥家——阿尔山市。    

我们是坐汽车去的，一路上我
很开心。进入阿尔山辖区，我正隔
着玻璃欣赏窗外一片片红毛柳和一
望无际的雾凇，突然看到一只黄黄
的小动物， “这是什么动物呀？”我
问道。姥爷顺着我指着的方向看了
眼说：“这是黄羊，此前我在手机上
看见过，今天来阿尔山，终于见到它
庐山真面目了。”我很好奇，姥爷告

诉我，这黄羊学名“蒙原羚”，是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近年来，随着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
意识不断增强，阿尔山市的生态环
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野生动物种群
数量不断增加。每年冬季，大批黄
羊都会在此觅食、停留。姥爷看我
这么喜欢黄羊，第二天一大早，就带
我来到郊外，越往郊外走黄羊就越
多，从开始的十几只、几十只、到上
百只。等我们到了中蒙口岸附近，
竟看到有成百上千只黄羊，在那里
觅食嬉戏，场面甚是壮观。在那里

我还看到了志愿者，在给黄羊撒干
草和盐，还有随处可见的黄羊救助
站。志愿者没日没夜地巡逻，换来
的是小黄羊的安全，让偷猎者难以
下手，一旦黄羊受了伤，志愿者就会
把黄羊送到最近的黄羊救助站。热
心的市民看到后，也会帮助小黄羊，
黄羊之所以来阿尔山，是因为我们
兴安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听 姥 爷 说，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
在我们这里得到了真实的验证。
我长大后一定也要加入到保护生
态的伟大光荣事业中。

儿时过年
□李齐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常常想起儿时过年的情形。 
那时，生活清苦，好在母亲勤快手巧，总能做出各种可口的

饭菜。每次放学回家，我都能准时吃上热乎乎的饭菜，白菜炖
土豆、大葱蘸大酱、玉米面大饼子……虽没有大鱼大肉，也没有
什么特色，我却吃得香极了。家里没菜的时候，小米饭拌大酱，
我也能吃上两碗。我最爱吃妈妈做的玉米面大饼子，锅里炖白
菜土豆，锅边贴上玉米面大饼子，吃一口玉米面大饼子，喝一口
土豆白菜汤，味道美极了！ 

当时家里生活并不富裕，父母得攒钱供我们上学，平日家
里是从不买面粉、大米，能吃上一顿饺子、白米饭对我来说简直
是极其奢侈的事情，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得到。小时候，最
盼望的就是过年。 

年前赶大集，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水果糖、冻梨、年画、鞭
炮、红灯笼、衣服……妈妈还从集市上买回家一张大大的年画，
小胖姑娘和小胖小子抱着一条大鲤鱼，脸上挂满了笑容。年前，
妈妈还要蒸一锅又一锅的大馒头。主食备得足足的，期盼明年
的日子红红火火，一年的美好愿望全都寄托于此。

除夕的清晨，屯子里家家户户开始贴春联，那一副副春联
都是找屯子里有名的书法爱好者亲手写的。红纸黑字，墨迹飘
香，满是年的味道。我们早早地从炕上爬起来，帮父亲贴春联，
为农家小院增添新年的色彩。如今，人们很少写春联了，一进
腊月，满大街都是卖春联的，各种各样的春联应有尽有，省事又
方便，但我却觉得那些春联没有了沁人心脾的墨香，缺少了一
些文化的味道。

有时，除夕天空还会飘起雪花，雪花纷纷扬扬落在地上，在
白雪的映衬下，红红的春联像一团火焰很惹眼。年三十晚上的
那一顿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浓浓的年味，浓浓的情，
所有的心愿都寄托在那一大桌子饭菜里。 

妈妈围着锅台忙碌，烀肉、炖鸡、炖鱼、炸大果子……大锅
里做出来的饭菜真香，整个房间里都飘满了香味。小孩子们急
得团团转，就想早点儿吃上年夜饭。年夜饭过后，我和小伙伴
提着自制的小灯笼出去疯跑，我们小心翼翼地提着灯笼，生怕
蜡烛被风吹灭，走东家串西家，嬉笑声响彻整个夜空，直至蜡烛
快要燃尽了，我们才肯回家睡觉。过年的心情真愉快。

除夕晚上，妈妈分给我们每人几元压岁钱。大年初一早上，
我们去给长辈拜年，长辈们也会给点儿压岁钱，希望晚辈平安
幸福。 

儿时日子紧巴，生活就像苦瓜，但现在回忆起来，苦中也蕴
含着淡淡的清香和甜蜜，我怀念那些快乐的岁月。

诗苑

小记者习作

汇 祥 集 团 独 家 代 理《 兴 安 日 报 》 广 告 业 务
招商热线：0482-3800000      0482-8877999

广告


